
小城往事：那些正在消逝的老行当 
◎ 陈琼英 

 

趁着周六，回园洲一趟。中午吃过午饭，一家人懒洋洋地围坐着闲聊起来。

妈妈兴致勃勃地聊起她与老伙伴们的 “99 元江门一日游”，99 元包全程路费和

早午两餐，不强迫购物，而且还赠送一只本地“走地鸡”和一块价值 188元的玉

石。 

 

我们听着这种新奇的“走地鸡”大妈团，笑得前俯后仰。我妈却自顾自地摆

弄着那“188 玉石”，嘀咕道：估计这不是什么好玉，当年你们奶奶留下的玉镯

才好呀，可是摔断了，怎么也找不着“打玉匠”。嘀咕完又叮嘱我在惠城找找有

没老银匠，老玉匠，好让她把那些“珍宝”打造成现在流行的样子，准备送给他

们的孙子孙女。 

 

妈妈的话也让我想起了童年时期，在那物质缺乏、崇尚慢工出细活的年代才

会有的老行当。那些年，东西旧了破了，似乎没有随意换新的想法，都是第一时

间找工匠们去修补，于是产生了很多缝缝补补的行当，诸如补衣服、补锅、磨刀、

弹棉花做被子„„小孩子们也喜欢围坐在手巧的老师傅周围，认真地看着他们将

一件件破旧的东西焕发出“新生”。也许正是那个年代惯有的这种思维，所以从

制作每一件新产品时总会用心去打造，购买这件产品的人使用时也会倍加爱护，

把每件产品都当成唯一来珍惜。在它们“老去”的时候，老师傅们也会尽全力去

帮它们恢复原有的样子。 

 

周日下午回到惠城，并无其他事情，于是决定出门找找这些老行当。一下午

逛了水门、桥东；下铺、麦地一带，一路询问着看上去有点历练的“老惠州”，

却一无所获。只能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回走。路上，突然想起了林海音《城南旧

事》的一幕幕。一个老头挑着担子，一头放着一颗葫芦状的“炮弹”，另一头放

着火炉和风箱，走街串巷。时而，“砰”的一声，将米变成白白的爆米花。那时

候，他可是我们最爱的魔术师。“要开花罗！”只要老师傅一喊，无论大人小孩都

得乖乖地捂上耳朵，以免被“惊”到，那就是“爆米花”的魅力所在。与现在在

超市影院动辄 50 元以上的“哈力克”相比，我还是会不舍和怀念被“爆”出来

的美好滋味。 



很是感慨，关于小城的点滴记忆，无疑是在现实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了。这些

过去美好的记忆现在只能在发黄的照片中寻找到踪影，快速变化的时代中早已难

寻它们的故事。 



 

然而，也正是在被逐渐遗忘的同时，一个个新的事物出现了，而不知哪一天

它们也将成为历史与记忆。如此看来，“城”这温暖细腻的字眼，便悄然逝去了

可令人酝酿的感情，惊鸿一瞥，过后水波不惊。旧事一提，更为遑论。 

    


